
《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》初探

郭 成 美

浙江省嘉兴市真教寺存有镌刻建寺
“
碑

记
”
碑石

,

碑阴 面并刻
“重修

” “
碑记

” 。

碑为明万历初年树立
。

现抄录两篇
“
碑记

”

于下
,

以供伊斯兰学者 共 赏 , 并 试 对
“
碑

记
” 原文加 了句读

,

并粗略评述
,

就教于方

家
。

名兴府建真教寺碑记

肠进士 第
、

同知嘉兴府事
、

前山东

按察 司副使
、

奉杜整饰天津等处兵备
、

新野马化龙撰文
,

踢进士第
、

知 嘉兴府

事
、

前南京礼部精膳清吏司郎中
、

邵阳
,

车大任篆领
,

赐进士第
、

朝列大夫
、

南

京 国于监祭酒
、

前左春坊左庶予
、

幕修

国史副总裁
、

经筵侍班官
、

郡人冯梦祯

书丹
。

真教之入中国
,
不 详所 自始

,

世鲜

有通其说者 , 而习 其说 者
,

复 不 能 自

通
。

第以肤浅郁但之见丈之
,

故夜以失

共初意
,

而承讯袭片
,

真派之湮且久炙
。

夫
,

其教原本西 域
,

国自为俗
,

流入

华土
,

各仍其世而 宁之
,

用 以 无 忘 风

租
。

原 昨故标一异帜
,

庸 以 自
.

别于齐民

为也
。

其俗敬 天羊主
,

乐善好施
,
而归

本于清身心
、

戒杂秽
、

不事巫祝
、

不设

神像
、

不化钱褚
。

其人相见
,

则 以 其语

自通
,

蔼如一家
,

有无相济
,

适万里可

无奋岛 ! 有经三十藏
,

有篆草隶法
,

率

龙文乌迹
,

不 可浏识
。

其清净
,

颇类道

氏
,
而无其炼形服气之诬

。

其轮回果报

之说
,

又类释氏
,

而 无其泡影 山河土笠

名义之幻
。

又卒 家诗户书
,

诵法孔子
,

冠进 贤者
,

后 先相望
,

无一人持梵空门

受并玄 某者
。

其所趣向大转可睹矣
。

卑

邵者流
,

墨宁其师说
,
而 弗机于理

,
第

于饮食起居
,

纤细项两之末
,

排异教如

寇仇
,

争是非知聚讼
,
而人乃群起管之

。

譬则孤禅 自堕
,

旁道争鸣
,

宁拒得热为

口实云者
。

我高皇帝龙兴
,

微本教郑阿 里等十

一人
,

命儒 臣译 其历
,

特为里司天监
。

文皇帝嘉米里哈只之谊
,

踢以玺书
,

特

示旅 异
,

金莹璧润
,

炳知 日星
,

岂非以

其说 有稗王风
,

而 实无所庆吾儒之 旨
,

良亦有足述乎 ! 令其经具在
,

令 得译如

华言
,

以昭示宇内
,
宇内传 而习之

,

即

不得与丘索诸葬训鼎立班行
,

抑 何至 出

梵音符咒 下
,

翻民俗江河至今 日而浇漓

极 矣
。

妄希天网之珠
,

周顾民弄之重
,

巧伪朋 生
,

一室胡越
, 又何如 人遵是教

,

而 养忠爱之诚
,

复亲玻之化
,
不 私其货

,

不 忘 其本
,

扰有得于胞与之度
,

而 旷然

见古初之遗钱!

教人独杭省为最姜
,

杭故有真教寺
,

宏丽甲 天下
,

其衍在禾郡者
,

久阔建寺
。

令教人马仲律等而各全力梢金
,

贫得稼

地于治东之通济桥南
,

稍仿杭制启建
,

以 宣救谕焉
。

缔造既竟
,

白之先后那宁

刘
、

车两侯
。

欲得垂之贞琅
,

列之郡乘
,

以杜外侮
。

为予孔焚修计
。

余适落拓此

地
,

得阐扬而论说之
,

伴朝夕于 兹者
,



成昭然通其大指
,

而 因讹晓流俗之人
,

使斯教永无晦性
。

则兹寺也
,

即与诸琳

宫贝阔并峙
,
不 朽可矣

。

生明万历三十年岁次壬寅秋九月朔

甘

嘉兴府知府车大任
,

同知马化龙
,

通荆曹维落
、

俘之仕
,

推官王养俊
,

嘉

兴县知县郑振先
、

秀水县知 县陈于廷同

立石
。

马仲律
。

盆修名兴府礼拜寺碑记

嘉兴府治未门内通济桥西
,

故有清

真教寺
,

为隶教籍者礼拜之所
。

实始前明

万历三十年间
,

有 同知 嘉兴府率马化龙

为丈志诸石
。

入本朝 涌濡圣化百余年来
,

隶籍较多
,

逢国大庆则成会于斯顶祝禹
。

岁久寺 日倾祀
。

艳隆丙 寅丁卯问
,

里人州

司马沙翁大成遂赌套如金遗命
,
出金若

干悦
,

朋而茸之
。

段 室廊虎
,

宏厥规式
,

又筑讲堂三祖于东
。

点圣丹漆
,

糜不具

饰
。

而寺门扰存旧制
,

阅今二十余年
。

沙翁娜国予生郑君载汾成努 氏 未 竟 之

志
,

谕于有 司
,

取吉改作
,

从 其门而 西之

旧门遗址列及五祖
,
而移讲堂于段之西

偏
。

重枪邃宇
,

增饰崇丽
,

足为斯寺庆透

透失
。

自甲午十二月经始至乙未六月告

竣
,

独出金若 + 祖
。

从侄振麟脸 书乞文于

余
。

忆余奉命嘴储浙中时巡历所经见
,

今闻沙翁之能成亲志于前
,

部君能继芳

志于后
,

窃叹余不 复能再至其地相与共

落之也
。

夏拉前后 兴修本末
,

勒石于 壁
。

其易清真曰 礼拜寺者
,

从 省会额制也
。

踢进士出身
、

语授通议大夫
、

浙江

通省旅储道
、

前任福建 台湾边
、

钦命巡视

清贵州别主考
、

江南道监察御史加二级
、

大兴全溶撰文
,

肠进士 出身
、

语授奉直

大夫
、

左春仿左赞善提食
、

广东湖南学政

教习启吉士
、

甲戌丁丑会试同考官
、

丙

于河南乡试正考官
、

会典方略通考国史

各馆幕修官
、

式汉双校对官
、

翰林院编

修庶吉士加二级
、

秀水郑虎文书丹
,

武

林陈延钧字
。

《嘉兴府建真教寺碑 记》 (以 下 简称

《记》 )
,

镌刻于高二点一四米
,

宽零点八

米
,

厚零点二五米的碑石之上
。

此碑立于明

万历三十年 (16 0 2)
。

碑上竖刻二十五行文

字
,

足行五十六字
,

共八百五十三字
。

撰文

者马化龙
,

河南新野人
,

万历五年进士
,

是

一位了 浮伊斯兰教
,

兼通道
、

佛
、

儒的穆斯

林
。

他担任嘉兴府同知前
,

曾任常州府知事
,

修缮了常州池街巷清真寺
。

篆额者车大任
,

邵阳人
,

时为嘉兴知府
。

书丹者冯梦祯
,

本

地人 氏
,

著名文人
,

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
。

清康熙 《秀水县志》卷七
“
碑记

”
篇中录有

全文
,

题为 《嘉兴府新建真教寺碑记》
,

个

别词字与 《记》 有异
。

《记》碑阴面镌刻乾隆年间 《重修嘉兴

府礼拜寺碑记》
,

系阁帖式排列
,

共十六帖
,

每帖四行
,

足行十字
,

共四百七十七字
。

《记》 的一大特点是对伊斯兰教作了比

较详细的记述
。

《记》 云
:

伊斯兰教
“原本

西域
,

国自为俗
,

流人华土
,

各仍其世而守

之
,

用以无忘厥祖
” 。

《记》接着说
,

这不

是标新立异
,

只为有别于当地人
。

此节
,

讲

清了中国伊斯兰教之源流
。

伊斯兰教信仰安拉为唯一造物主
。

中国

一些涉及到伊斯兰教的早期文献曾有
“
天

”

的记载
。

如唐杜环 《经行记》 日
: “

不拜国王

父母之尊
,

不信鬼神
,

祀天而已
” , “

其俗

礼天
” ,

宋赵汝适 《诸蕃志》称
: “王与官

民皆事天
, ”

一每 日五次拜天
” ,

元吴鉴泉

州 《清净寺记》 云
: “

其教以万物本乎天
,

天一理
,

无可像
,

故事天至虔
,

而无像设
” ,

等等
。
《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》说

: “
其俗敬

天尊主
” 。 “

敬天
”
系同上述

“
祀天

” 、 “

礼

天 ” 、 “
事天

” 、 “
拜天

” 。 “
尊主

”
有二

说
,

一为尊崇真主即安拉 , 二为尊崇君主
。

笔者认为 《记》 中乃谓君主
。 “

敬天尊主
”
和

.



明永乐皇帝朱棣救谕称的
“
敬夭事上

”
一个

意思
。

伊斯兰教人华
,

历唐
、

宋
、

元
,

到了

明代
,

在其基本信仰的说法上
,

发生了显著

的变化
,

即从
“
祀天

” 、 “

礼天
,, 、 “

拜天
” 、

“
事天

”
转为

“
敬夭尊主

” 、 “
敬天事上

” 。

较 《记》作者马化龙稍后的汉文译著先驱们

对这种
“
敬天尊主

”
说进行了更 详 尽 的 阐

发
。

王岱舆 《正教真让
·

真忠篇》云
: “

人

生在世
,

有三大正事
,

乃顺主也
,

顺君也
,

顺亲也
” , “

夫忠于真主
,

更忠于君父
,

方

为正道
” 。

马注 《清真指南
·

忠孝》 甚至称
“
人极至贪

,

莫尊于君
” 。

产生这一变化
,

在于适应性很强的伊斯兰教在中国
,

使其信

仰有了中国的特色
。

《记》 说
,

伊斯兰教
“
乐善好施

,

而归

本于清身心
,

戒杂秽
,

不事巫祝
,

不设神像
,

不化钱褚
” 。

伊斯兰教倡导施舍
,

如札卡特

即法定的施舍
,

为
“
五功

”
之一

,

讲究清真

为本
,

‘

缤弃私心杂念
,

反对巫祝
、

神像
,

不

似僧
、

尼
、

道士的向人求布施
。 “

其人相见

则以其语自通
,

蔼如一家
,

有无相济
,

适万

里可无责焉
” ,

是指穆斯林有共同语言和团

结互助之美德
。 “

有经三十 藏
,

有 篆 草 隶

法
,

率龙文鸟迹
,

不可测识
” 。 “

经
”
指古

兰经
, “

藏
”
谓册

, “
有篆草隶法

,

率龙文

鸟迹
,

不可测识
” ,

系指阿拉伯文
。 “

又率家

诗户书
,

诵法孔子
,

冠进贤者
,

后先相望
,

无一人持梵空门
,

受符玄篆者
” 。

由此可见
,

明末
,

中国穆斯林
,

特别是东南沿海穆斯林

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
。

这在 《记》 中多有表

述
。

伊斯兰教一般讲两世吉庆
,

不提
“
轮回

果报
” ,

此乃 《记》一误
。

《记》 反映了当时当地穆斯林的状况
,

特别是指出其间存在的不良现象
,

并予以批

评
。

《记》说
: “

世鲜有通其说者
” ,

社会

上了解伊斯兰教的人很少; “
而习其说者

,

复不能自通
” ,

学 习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
,

自己也不能解释 , “
承讹袭外

,

真派之埋且

久矣
” ,

反映了明代伊斯兰教在东南沿海地

区的 日渐衰弱
。

此种现象有其政治
,

经济
,

文化的原因
,

如回回政治地位的下降
,

与阿

拉伯国家海路交通的中断
,

汉文化的强大影

响等
。

其本身原因何在 ? 我们从 《记》 中可

略知一二
。 “

卑都者流
,

墨守其师说
,

而弗

轨于理
。

第于饮食起居
,

纤细琐屑之末
,

排

异教如寇仇
,

争是非如聚讼
,

而人乃群起苦

之
。

譬则狐禅自堕
,

旁道争鸣
,

宁诅得执为

口实云者
” 。

使人感到当时穆斯林内部出现

的问题十分严重
。

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传播
,

和中国统

治者对其态度与采取的政策有关
。

《记》 记

述了明朝皇帝对伊斯兰教的态度
,

云
: “

我

高皇帝龙兴徽本教郑阿里等十一人
,

命儒臣

译其历
,

特为置司天监
” 。

此系指明太祖朱

元璋诏回回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

法
,

并置回回司天监
。 “

文皇帝嘉米里哈只

之谊
,

赐以玺书特示族异
,

金莹璧润
,

炳如

日星
” 。

是说明永乐五年 (l 4 0 7)
,

阿拉伯传

教士米里哈只从海外来华
,

明成祖朱棣亲自

颁发了救谕
,

盖上
“
永乐之宝

” 的玺文
,

扬

州
、

泉州
、

西安
、

松江等地的清真寺刻碑中

提到此救谕
。

救谕内容为
:

大明皇帝救谕米里哈只
:
联推人能诚心

好善者
,

必能敬天事上
,

劝率善类
,

阴绷皇

度
。

故天赐以福
,

享有无穷之庆
。

尔米里哈

只
,

早从马哈麻之教
,

笃志 好 善
,

导 引 善

类
,

又能敬天事上
,

益效忠诚
。

眷兹善行
,

良可嘉尚
。

今特授尔以软谕
,

护持所在
,

官

员军民
,

一应人等
,

毋得慢侮欺凌
。

敢有故

违肤命
,

慢侮欺凌者
,

以罪罪之
。

故谕
。

永

乐五年五 月十一日
。

《记》 将伊斯兰教附会迎合儒学
,

称
:

“
其说有裨王风

,

而实无所良吾儒之旨
” 。

这从另一侧面反映
,

明皇室对伊斯兰教态度

之好恶
,

取决子它认为伊斯兰教是否有裨自

己的统治
。

穆斯林中有识之士对伊斯兰教在明代的

衰微之势十分关注
。

《记》 作者鲜明地提出



了汉文译经的主张
。

“今其经具在
,

令得译

如华言
,

以昭示宇内
。

宇内传而习之
,

即不

得与丘索诸彝训鼎立斑行
,

抑何至出梵音符

咒下
” 。

.

作者马化龙欲通过汉文译经振兴中

国伊斯兰教的迫切心情跃然 纸与 与 此 同

时
,

李光绪在明万历三十七年 (拓。9) 的泉

州 《重修清净寺碑记》 中对汉文译经问题提

出了截然相反的保守性的意见
。

可以看出
,

在汉文译经上
,

明末穆斯林内部曾有过激烈

的争论
,

出现 “译 ”
与

“
不译

”
针锋相对的

意见
。

马化龙审时度势
,

远在十七世纪初
,

呼吁汉文译经
,

表达了中国穆斯林的愿望
,

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
,

确是难能可

贪
。

伊斯兰教入华
,

《记》云
: “

不详所 自

始
” 。

何时传人嘉兴
,

日 : “
教人独杭省为

最蕃
,

杭故有真教寺
,

宏丽甲天下
,

其衍在

禾郡者
,

久阔建寺
” 。 “

禾
”
为 嘉 兴 之 别

称 , “
久

”
指多久

,

难以揣测
。

嘉兴橄浦
,

.

乍浦分别于宋
、

元置市舶司
,

开港贸易
。 “

番

舶皆萃于浦
” , ¹ “

番舶凑集
,

居民互市
” , À

橄浦旧有
“回子巷

” , À 元大德五年 ( 130 1 )

嘉兴海运副千户杨枢
“

舟揖模粮物器之类
”¼

至西洋
,

到了波斯湾的沿海城市忽鲁漠斯
。

元至正十九年 (1359 ) 的 《海宁州安 民碑》 ¾

中提到的马合谨
、

兀伯都刺
、

法忽鲁丁
、

咬

住等
「

,

显然为穆斯林无疑
。

此碑年代和杭州

真教寺
、

松江真教寺的建造为同一时期
。

可

见
,

穆斯林来禾时间比明万历三十年建嘉兴

真教寺早得多
。
元代嘉兴回回人不少

,

何以

无寺? 何以迟至明万历年始建清真寺 ? 令人

不解
。

嘉兴穆斯林中传说东门角里街曾有座

宋建清真寺
,

但无佐证
,

只能存疑
。

嘉兴元代回回人不少
,

明清建 寺修寺
,

穆斯林更多
。

据 《记》 和 《重修嘉兴府礼拜

寺碑记》载
,

明代有马仲律等
,

清朝有沙
、

郭

诸姓
,

且
“
隶籍较多

” 。

物换星移
,

到清末

民初
,

嘉兴穆斯林荡然无存
。

现今嘉兴穆斯

林韩
、

马
、

李
、

杨等姓均系民初 以 后 从 河

南
、

山东等地迁来
。

伊斯兰教在杭州的传播
,

对毗邻的嘉兴

影响颇大
:

穆斯林从杭衍禾
,
清真寺

“
稍仿

杭制启建
” , 寺名

,
《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

记》称
“
从省会额制也

” 。

嘉兴清真寺寺址
,
《记》 云

: “
于治东

之通济桥南
” ,

而 《重修嘉兴府礼 拜 寺 碑

记》却说在
“
治东门内通济桥西

” ,

两说孰

是? 城如方豪 《浙江之回教》 所言
: “

寺实

在桥西南
,

两说各有所偏也
” 。

据碑帖
,

《记》 尾
“
马仲律

”
三字

,

笔

迹粗糙
,

和整个碑文字体有 异
,

非 一 人 之

笔
,

抑或是马仲律或其后人添上去的
。

注释
:

¹ 弘治 《嘉兴府志》 卷十七
。

º 夭启 《平溯县志》 卷一 《扭城》
。

À¼光绪 《嘉兴府志》 卷四
: 5 0.

¾碑藏海宁博物馆
,

砷文载 《鑫兴市城镇经济史料类

井》 38 5页
。

安徽伊协召开二届二次委员会

安徽省伊斯兰教协会二届二次委员会于

1 9 9 0年 12月20

—
22日

,

在省会合肥召开
,

来自全省17 个县
、

市的21 位委员出席
,

合肥

市特邀代表 1 名列席
。

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指

引下 召开的
。

会议审议了省伊协常务委员会

的工作报告 , 讨论
、

通过了 《安徽省伊斯兰

教清真寺管理办法》
。

会议还就省伊协今后

有关阿旬接班人的培养
、

清真寺的自养以及

推动本省穆斯林投身于
“
开发皖江

” 的建设

等方面
,

提 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
。

21 日下午
,

省委统战部
、

政协
、

民委
、

宗教事务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闭

幕式并讲了话
。

(张旭东)


